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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济南8月7日讯（记者
袁野 实习生 吴吉铖） 由齐
鲁晚报联合济南千佛山景区等
单位主办的大型公益相亲活
动——— 第十四届“七夕千佛山相
亲大会”暂定于8月25日—8月30
日举行，举办地点暂定为千佛山
碑刻文化苑。8月8日、9日，相亲
会报名活动迎来了第三个周末。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每到周
末，前来相亲报名的年轻人就会
增多，单身的你可不要错过这个
寻良缘的好机会。

相亲会工作人员介绍,“今
年相亲会的报名活动一直开展
得很顺利，有很多年轻人都是
主动来报名。”工作人员介绍，

本次相亲大会迎来了大批的
“90后”。“现在的‘90后’大多
都已工作稳定，也到了谈婚论
嫁的年纪，他们已然成为相亲
大主力军。”

据工作人员介绍，周末报名
人数激增，建议前来报名的市民
一定要带齐证件并且也把自己
的情况和择偶标准打打草稿。

因为疫情的原因，有几点还
需要各位报名的单身男女多注
意：1 .组委会将根据疫情防控要
求，调整举办时间和地点；2 .根
据疫情防控需要，千佛山碑刻文
化苑活动期间将合理控制入园
人数，及时化解聚集风险。

报名者需携带：报名费每人

100元，身份证（如果替他人报
名，除了要携带相亲者的证明材
料之外，代办人也要带好自己的
身份证）、户口簿或者单身证明

（单身证明包括：离异证明、丧偶
证明等）、最高学历证明，还需携
带用于办理出入证的一寸免冠
照片一张。

特别提醒:办理出入证并非
必须报名者本人，家人及朋友也
可，出入相亲会现场次数多的人
办理较合适。(一次报名仅限一
人办理)

报名地点:千佛山景区正北
门(9点—17点，节假日不休)报
名时间截止到8月16日，咨询电
话:82662325。

周末上山觅佳缘，报名相亲找到TA

“七夕千佛山相亲大会”拟月底举行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春雨 田汝晔

凋零的角落

张家村是江西省进贤县枕头岭一个只
有百户人家的小村庄。

村里所有人家都沾亲带故，每到吃饭
的时候，路上常会见到端着碗的人——— 谁
家做了好饭，都会端着碗互相送一点。

但相比主路街道上人来车往的热
闹，张玉环家附近显得太过于冷清。倒塌
的旧房子和丛生的草木，显出了一派凋
零的落寞。

27年过去了，当年目睹过这桩惨案的
村民老的老，搬的搬，这桩惨案也慢慢尘埃
落定。但当笃信了多年的事实突然被推翻，
张玉环无罪释放的消息，对于张家村的每
一个人都是巨大的冲击。

张幼玲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两个孩子遇
害时的惨状。

从水里打捞上来后，两个孩子的尸体
被抬到后山上，正准备下葬。张幼玲掀开盖
在尸体上的席子，虽然两个孩子的尸体都
已经被泡发得开始变样，但一个孩子脖子
上有明显的掐痕，另一个孩子脸上有明显
的两条勒痕，沿着嘴角延伸向两侧脸颊。

彼时，张幼玲是张家村的村医。医生的
职业敏感让张幼玲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如果我晚去一分钟，说不定小孩就下
葬了。”张幼玲当即主张报案。

随着张玉环的锒铛入狱，两家遇害
者家属相继搬走。小村子本来就不大，一
下子少了三户人家，让村里的这个角落
慢慢凋零。

27年过去了，虽然法律给了张玉环久
违的正义，但在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后，除
了村里几户亲戚关系比较近的人家，其他
村民并没有来看望张玉环，甚至就连步行
只需要几分钟的人家，都没有来走动。

总要有个说法吧

“那如果不是他(张玉环)，会是谁呢？
总要有一个说法吧。”50多岁的村民张峰
(化名)说。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27年，但张峰依
然对这个案件记忆深刻。在张玉环无罪释
放的消息传来后，张峰曾经跟张幼玲通过
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电话内容就是围绕着
张幼玲为什么要把张玉环“放”出来。

作为案件最初的报案人，张幼玲也曾
一度认为是张玉环杀了两个孩子。但当知
道张玉环一直在狱中喊冤后，张幼玲动摇
了：是否真的是冤枉的？

为了追寻一个真相，已经走出张家村、
到武汉工作的张幼玲在随后的二十多年中
也不断地寻找着新的证据，同时积极地找
记者、找律师，推动着案件向前发展。终于，
在张幼玲和张家人的共同努力下，案情重
审，张玉环得以洗刷冤屈，平反昭雪。

“我是为了找一个正义。否则这个事情
跟大石头一样压在我心里。”张幼玲说，张
玉环案件昭雪，自己却没有卸下心上的石
头：“张玉环是无辜的，那凶手什么时候才
能抓到？”

猜疑在空气中酝酿。围绕着张玉环、张
幼玲以及赔偿款，各种众说纷纭的版本让
张家村处在一种诡异纷纭的气氛中。

在采访中，不止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张玉环被放出来，是因为上面‘有人’。”
还有村民说，张幼玲以及张玉环的代理
律师等，都是为了能分张玉环以后的“赔
偿款”。

对于这种种猜疑，张幼玲无奈又心酸。
“如果张玉环家有这样的能人，那何

至于27年才能平反？”张幼玲说，而且作
为一个外人，赔偿款跟自己又有什么关
系？

在张幼玲看来，如果非要说个“私心”
的理由，那就是张玉环的家人太惨了，这让
他更加寝食难安。在张玉环的前妻宋小女
离开家后，张玉环的两个儿子就成了村里

人人唾弃的“杀人犯的儿子”。两个幼童像
流浪儿一样每天在村里、田野里奔走。经常
两三天吃不上一顿饭，睡在猪圈里、草丛里
甚至树上。

“张玉环他妈老得直不起腰了，农耕
的时候两个小孩一个在前面牵着牛，另
一个在后头扶着犁，两个小孩又瘦又小
浑身是泥，还没有犁高。”祖孙三人的悲
惨生活，深深地刺激着张幼玲，“如果张
玉环真的是被冤枉的，那这家人这么惨，
我也有责任。”

两个失去孩子的家

在张玉环被释放的第二天，刘荷花就
走了，到外地一个工地食堂里打工。

刘荷花是被害的4岁孩子的母亲。曾经
跟张玉环比邻而居，在孩子出事后就搬到
了村口去住。记者隔着窗户看到，房间很
乱，显示主人匆忙离去。

在孩子遇害后，刘荷花好几次哭得晕
死过去，从那时候起身体一直不好。孩子遇
害的第二年，另一个孩子掉到水里淹死。连
续的失子之痛，让这个女人、这个家庭几乎
无法承受。

刘荷花说，这么多年，自己一直在恨着
张玉环。现在突然说人不是他杀的，接受不
了。“那是谁杀了我儿子？谁能给我们一个
交代？”

刘荷花不是没有想过继续去上告，但
是能告谁呢？就连恨谁都不知道。刘荷花
说，她现在已经不想再去追究了，不想了，
心里恨到了极点，但是放弃了，“已经这样
了，没有办法了。”

同样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还有另一户被
害儿童的家人。

“这家人好惨的，这家男的骑摩托车撞
了人，赔了人家10万块钱，几乎把家底都赔
了进去。现在又脑溢血中风了，躺在医院里
抢救。”村民张鹏指着张玉环家斜对面一处
极为破败的房子，“这就是他们老宅，都破
成这个样子了。这家人太惨了，他们自己都
顾不上了，更不可能去追究凶手了。说是不
找凶手了，放弃了，没有办法。谁不想给自
己的孩子报仇？”

死去的，不明不白地死了，活着的，即
使从法律意义上已经清白，却还在遭受周
围人异样的眼光。

所有人都在等待真相，进贤县是否已
经启动了对于当年案件的调查？

记者拨打进贤县公安局电话，对方告
知“案件情况要跟县委宣传部联系”。随后，
对方给了记者一位“雷”(音)姓负责人的电
话。在记者拨打电话后，对方听记者自报家
门，随后说“打错了”，直接挂掉。

随后，记者拨打了县宣传部办公室电
话，对方说：“你问相关部门吧。”

记者拨打外宣办电话，工作人员接通
后回复“不清楚，我是新来的，等会再拨打
吧”。但当记者再次拨打，已经无法接通。

随后，记者拨打了进贤县检察院电话，
在记者说明来意后，对方“叭”的一声，挂掉
了电话。

作为贯穿了张玉环案整个事件的关键
人物，张幼玲说自己还会继续找，像给张玉
环平反一样去找真正的凶手。“死了的人不
能不明不白死了，活着的人也不能不明不
白地活着。”

所有人都在等，等待27年前的那桩惨
案，能有一个让人真正放下的说法。

无罪之后
真凶是谁

被害儿童家长表示放弃寻罪犯

张玉环蒙冤旧案亟待重启调查

6岁被害儿童的家已变得破败不堪。

回家的这两天，张玉环既繁忙，又冷清。他是全国各地媒体追逐的对象，但在他的
老家张家村，除了村里几户关系比较近的人家，其他村民并没有来探视他。

疑惑仍然弥漫在张家村。张玉环昭雪了，但27年前杀害两个孩子的凶手是谁？谁又
该为张玉环的悲剧负责？舆论仍在等待一个说法。

4岁被害儿童的妈妈刘荷花，在张玉环释放后就匆匆离开家外出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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